
老铜陵人都知道，北京路有个沿非
机动车道摆地摊的夜市。大约十五年前，
一天下午，笔者下班去北京路逛地摊。快
接近旧书摊了，老远就看见一页纸在迎风
摆动。走近了，拿起来一看，原来是一张
发黄的证明书。我只粗略看了一下，立
即决定买下。

回到家，我在台灯下展开这张“证
明书”：16开的信笺纸，竖向1道折痕，
横向3道折痕。由于年代久远，折痕处
出现了裂线，庆幸的是，文字不缺失。
(如右上图)

证明书落款时间是“民国37年”，
即公元1948年，这份证明书至今已经
整整75年，所幸被王家保存了下来。
不知是什么原因，随旧书一起从王家流
出，出现在地摊上。

套红印刷的九行信笺纸和“安徽省
立铜陵中学钤记”10字阳文方印表明，
此证明书来自于安徽省立铜陵中学。

查阅相关资料，得知
安徽省立铜陵中学
的前身系国立第十
六中学。1946年 8
月，国立第十六中学
部分员工奉教育部
指示复员铜陵县大

通镇和悦洲，成立“安徽
省立铜陵中学”。1949
年秋季，安徽省立铜陵
中学的高中部并入贵池
中学，初中部与坐落在
铜陵县城关的县立中学
合并，易名为“皖南区铜
陵县立初级中学”，校址
在县城内潘家祠堂。不
久，又迁回和悦洲原省
中老校址，更名为“皖南
区铜陵初级中学”。省
中的校名，只沿用3年
时间。

蓝色签字版校长印章钤于证明书
的末尾，和朱色校印共同印证这份证明
书的真实有效性。

工友王济华，携行李一件，自大通
到桐城，限5日内返回，是出差办事，还
是回乡探亲？不可知。至于王济华本
人，在《铜陵史志资料》（第一辑）和《铜
陵市第一中学志》历年教职员工及学生
名册中都没有记录，是漏了，还是本来
就不是该校的员工，抑或是个寄托名？
皆不可知晓。

自大通去桐城，自然走水路。过了
长江就是桐城县。1948年，还没有枞

阳县，只有枞阳镇，属桐
城县管辖。查阅资料，
桐城县的东乡、南乡，也
就是现在的枞阳县的大
部分，还没有解放，但是
新四军在这一区域活动
频繁。中共桐庐县独立
团，就活跃在这一地
区。大江以南的铜陵，
是国民党的统治区。王
济华去江北，一路难免
遇到军警盘查身份。有
了这份证明书，出入就
方便了许多。

时任校长王晓春，系安徽铜陵人。
据悉，王晓春只是个挂名校长，校中的
一切工作主要由教务主任毕尚莹负责，
由训育主任佘贻谦和事务处的一位主
任协理。

1948年春，佘贻谦回到故乡大通，
任学校的训育主任，另一隐藏身份是
我党的地下工作者。佘贻谦主任出面
开一份证明书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王济华是不是受组织安排去江北也不
可知。

这年夏天，由于买不到食盐，外加
通货膨胀，商家囤积居奇，省立铜陵中

学爆发了一次不大不小学生冲击盐铺、
游行示威的学潮。之后，商家指使警察
局乱抓了几名学生，作为“共党”嫌疑分
子关起来了。代行校长职权的教务主
任毕尚莹力陈学生无罪，要求放人，但
无结果。还是佘贻谦主任勇敢机智，
出示一张名片就把几名学生营救出
来。学潮过后没多久，佘贻谦便离开
大通。

是年10月，华东野战军先遣纵队
进驻桐庐地区。1949年1月29日，钱
桥、义津解放。4月21日，人民解放军
百万雄师过大江，江北、江南迅速解放。

安徽省立铜陵中学校址在和悦洲
的西北面，办学条件十分困难，但环境非
常宁静，风景秀丽，是个读书的好地
方。学校学风好、要求严格，学生勤奋
善思、主动活泼，教师认真讲授、言传身
教。学校培养了一批有文化、有知识的
青年，为建设新中国做出了各自的贡
献。省中功不可没。

这份证明书上的毛笔字是谁书写
的？王济华到底是谁？和我党的地下工
作者是否有关联？都是待解之谜。然则
它见证了黎明前的黑暗，见证了大通昔日
的繁华，见证了铜陵教育史的难忘一页。
纸张发黄，却弥足珍贵。

□胡小军

一份珍贵的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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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母亲
给我捎来了一坛
腌萝卜干。吃着
那色泽金黄、香气
四溢、蹦脆爽口的
萝卜干，记忆如漫
天飞舞的雪花，瞬
间飘回我的童年
和乡村……

小时候，每到
冬天，我常常跟着
母亲，手提竹篮，
到自家菜园里拔
萝卜。霜降后的
萝卜，个大，皮
薄，不管是白的，
还是红的，模样
都十分可爱，我
们每次都把竹篮
装得满满的。

老家一带，
种的萝卜无外乎
也是红萝卜和白
萝卜两种。经霜
的 红 萝 卜 辣 味
少，水分多，削皮
后生吃，萝卜肉
洁白晶莹，雪梨一般，又脆又甜。冬
天没有水果，没有零食，红萝卜就和
红薯一样，成了我们儿时最可口的
美食。而白萝卜呢，生吃的话，口感
就稍微差些了，不过，用来炒、煮或
熬汤，那是最合适的。

母亲手巧，萝卜到了她的手里，
能做出很多种菜肴，无论是炒的，还
是煮的、炖的，可谓花样百变，样样都
是美味。不过，我最爱吃的还是腌制
的萝卜干。可以说，萝卜干是老家人
餐桌上的必备菜，即便菜篮子丰盈殷
实的今天，也照样少不了它。

冬天，是腌制萝卜干最好的季
节。入冬后，村里家家户户都在腌
制萝卜干，到处弥漫着萝卜干淡淡
的清香。晾晒在冬日暖阳下的那一
串串一簟簟或红或白的萝卜干，成
了乡村一道独特的风景，格外养眼，
十分诱人。

萝卜干晒干至六七成，便用清
水冲洗干净，再晾晒，待水分差不多
晾干后，拌入适量的食盐、五香八
角、糖、味精、大蒜、生姜等调味品，
最后，装坛密封，约摸一个星期后就
可以开坛享用了。

腌好了的萝卜干，可以直接佐
饭，尤其适宜于喝粥，只需三两根萝
卜干，便可喝下一碗粥；如果想要口
味精致些，那就将其切碎，放入干辣
椒爆炒，出锅后淋上香油，一道香喷
喷的炒萝卜干便大功告成，吃起来
既酸又辣，特别脆嫩，特别耐嚼，令
人胃口大开，食欲猛增，委实是一道
不可多得的下饭菜。

儿时，母亲常对我说：“吃得萝
卜，百事可做。”意思是人生在世，不
要贪图享受，不要怕吃苦。幼稚天真
的我，哪能理解话里的深意？长大成
人后，饱尝了生活的艰辛，才渐渐明
白了母亲这句话蕴含的道理。如果
以萝卜喻人，它也是草根一族，愿意
常吃萝卜者，为人处世一定比常人多
一些淡泊和从
容，我希望自己
也是这样。

俗话说“冬
吃 萝 卜 夏 吃
姜”，那就让美
味可口的萝卜
陪伴我们度过
漫漫严冬吧。

□
高
桃
芝

冬
来
萝
卜
香

听讲铜陵市
义安区金榔乡杉
木墩村后有一座
小金山，乍听这个
名字，眼前就金闪
闪、明晃晃。一阵
冲动，这个清晨，
我们开车直达。

抵达杉木墩，下车迎面遇见一位
洗菜的老乡，老乡见到我们，饱经风
霜的面庞笑容绽放。我说：“老乡，您
这么早洗菜冷不冷啊？”他说不冷呢，
你看这池子里的水还冒热气，这泉水
是从山上接下来的，冬暖夏凉。同在
洗菜的还有几位妇女，看着我们都欢
喜着。我站在池子边，看那清澈的
水、翠绿的白菜，还有老乡们青筋凸
起的双手，揉菜、清洗，溅起的水花蹦
蹦跳跳，俨然是一幅多彩生动的生活
画卷。伴着愉悦的心情，我们向小金
山走去。

一路相遇沟渠里的一群群小鱼
儿，鱼儿们洒脱地畅游，你追我赶；水
底每一粒沙子、每一棵水草，那么安然
从容。一座座高楼，洁白的墙，朱红的
琉璃瓦，阳光下，熠熠生辉。

当我正在想，杉木墩，怎么没见杉
木？这个意念平仄未定，一座吊桥在眼
前晃动，通往小金山的丝绸之路呀，走在
吊桥上，晃晃悠悠，感觉全身心都在漂
浮，轻盈舒服。走过吊桥，一棵巨大的杉
木王，昂首挺立，英姿勃勃引领后来者。
果然，一片杉木林齐刷刷站在山边，挨挨
挤挤的一棵棵杉木，苍绿中孕育新的生
机，透出的气息让人脚下生风。

脚踏这片多情的土地，正在开发
的新项目被翻开，泥土的香味扑鼻。
一群马，虎虎生威，身驮重物，由牧马
人牵引运送施工材料到山上。我脑海
里浮现万马奔腾的壮观，也有徐悲鸿
《八马俊图》的静美画面展现，于是我
顾不上矜持就奔去与马合影留念。

走过杉木林，继续引石阶而上，这
是一片竹林，触目，满眼的青绿、翠绿、
苍绿，每一棵竹都以自己的风格挺立，
笔直向上，谦谦端正。此时蓝宝石天
空碧蓝如洗，那么干净，云朵隐身，阳
光透过竹梢洒下，点点金光，闪闪烁
烁，影影绰绰，目不暇接啊！我们每向
上攀登一步，总是有一股力量催动，再
向上，一个亭子的角展现在蓝天下，出
现在眼前。

这个山道不陡峭，但一路跌宕起
伏，风光迷人，似乎让攀登人领略人生
的格局，气度和沧桑。我们再向上攀
登百余米，一个亭子的全貌展现在眼
前。这个亭子建在山上一个平台上，
亭子分上下两层，木柱，木椅，灰色的
顶，翘起的角俏丽可爱。

我站在亭子的顶层，向着东方，正
好与小金山对视，此时阳光就像一匹
匹绸缎，柔软地滑下来，道道金光给金
山镀上迷人的光辉，钢蓝的天空，金色
的霞光，小金山就像神话里的意境，美
轮美奂，给人遐想。小金山不小，她是
一个巨大石头边又有几块略小些的石
块聚拢，且锋芒毕露，细细看又像是石
林，小金山稳固地伫立，更像勇士守护
这方土地深深扎根。环视满山的树
木，虽然是初冬，却丝毫没有颓废，一
些苍绿、深红、焦黄，多姿多彩彰显华
美绚丽，阳光为他们穿上温暖的外衣，
盈盈欢欣，一些奇形怪状的石头如图
腾，各自在自己的轨迹，为山峰增色，
精气神十足。

眼眸触摸南方，合福高铁就像一
道彩虹悬挂天际，不时就有一条龙从
此飞过，隆隆的声响敲得金山金子晃，
震得村庄日子亮。俯视，极目，这时杉
木墩，村庄就像一幅生动曼妙的风景
画，铺展在群山怀抱里，麦田绿油油，
池塘明如镜……满眼风光，美不胜收，
和谐安宁。阳光是温暖的使者，金山
是最亮的眼睛。

□郑 怡

杉木墩里有座小金山

我靠在老家的土墙边，和父亲
说着话。他坐在我的斜对面，边说
边从褐色的棉桃里抽出白白的棉
絮。

昨夜的气温突然下降，难得今天
太阳这样的好，它照遍小院的每一个
角落，也照在我们的身上。一切暖烘
烘的，空气里弥散着阳光的香味。

父亲的头发全白了，阳光下显得特
别的亮，皱纹也显得更加清晰，盛满了
岁月和沧桑。

“没事你歇着，想吃什么买什么。”
我说。

“不能歇，一歇心里就闷得慌。一
辈子在土里扒掼了，歇了不自在。”

“你这么大年纪了，还种田种地的。
人家会说我的，以为我不养你呢。”

父亲突然笑了起来，露出一颗残存
的牙。眼睛有些浑浊，但声音却很响亮。

“养不养你我知道，上下村都夸你
呢。”

“种这么多的棉花做什么，要不了
这么多的。”

“年成不错，去掉棉籽有80多斤，
加上去年剩的，能弹不少床。我算了一
下，给你们弹两床，小雨两床，给小明一
床，给小海一床。还剩下不少，留着。
棉花是个好东西，能留十几年都不坏。
自家种的比买的好，又不花钱。我们能
动就为你们弄一点，不在了还能对付不
少年。”

他一边说一边扳着手指，一一地算
来，独独没有他自己。

“你和妈妈也弹一床，这么多年也
没新的。”

“我们不要，那么多旧的都用不过
来。我们还能活几年？做新的浪费。”

听到最后一句，我的心里有些悲
凉，眼里一阵热，一阵酸。

太阳暖暖地照着，屋角一棵高大的
白杨飘下了一片叶，慢慢悠悠地在空中

打着转，和着影子悄然落在脚边。
我努力地抬头，阳光里树梢还有许

多绿的叶在闪着油油的光。一丝的欣
慰，还好，固然有落下的，但毕竟还有不
少伫立在枝头。

“还天天上街？能走得动吗？”
“还好，只是走快了就有些喘。人

老了，到底不行，现在来回要近两个小
时。要是退个几年，一半的时间。不服
老还真不行。”

“那你走慢一点。我想过年前给你们
买个小冰箱，这样就不用天天上街了。”

“算了，算了，我们用不上，那东西
死用电。你买房子空了那么多的钱，我
们也没的帮，有钱早点还人家。我走走
路对身体有好处。”

“债快还完了，你不要担心。”
“我看你比上次回来又瘦了不少，

是不是很烦心？不要太节省了。”
“没烦什么。只是眼睛和颈子仍旧

不好，天天不舒服。”
“你看书的时间太长了，你从小就

喜欢看个书。有这样子行了，我和你妈
妈在家就烦你的颈子，怎么老是不好
呢？听说璞塘镇那边有个‘跳大神’的，
治好了不少人，老早就跟你说过，你总
不信。过年放了假我带你去看看。”

璞塘离老家有30多里路，20多年
前，那时我还小，有一年，也是冬天，天
冷得很，父亲挑着一担山芋到璞塘去
卖，我跟在后面。父亲走一段路就脱一
件衣，最后上身只穿了一件单褂，浑身
是汗。

那时他有的是力气，而现在这并不
远的路，他怎么也走不动了，哪里还能

带着我？何况我读了这么多年的书，也
不相信鬼神。但我还是满口答应了，不
然，他和母亲会有更多的牵挂。院子里
没有一丝的风，阳光静静地晒着我们，
也晒着父子的心。

小花猫轻轻地“喵喵”叫着，在我的
腿边蹭来蹭去，门前菜地的青菜绿得
要滴油，屋角一大丛紫菊花怒放着，暗
香丝丝缕缕。墙头边的红公鸡突然亮
起了嗓子高亢一歌，在这冬日里特别
响脆。

“现在还有人陪你来玩吗？”
“没有了，都走得差不多了。以前

有你舅舅，还有老邵、老刘头、老常荣。
特别是王一民，他是我最好的老朋友，
可惜没了。还有山下的王一清，小冯村
的老正德，和我般七般八的，听讲身体
不好，老长时间也没有来了。”

他说到这里，眼神突然暗下去，重
重地叹了一口气，看着远处青山长时间
地不说话。

微风轻起，树叶又飘落了几片。
那些走的人，有的比他大，有的比

他小，他日益感到孤独。他可能和我同
时在想：这样的冬日里，曝背谈天还能
有几次？

好在还有母亲，会永远地陪着他。
好在还有这满院金灿灿、暖融融的

阳光。
“今天的太阳蛮好，你回去要多

晒晒被子，晚上睡觉香喷喷的。”他回
过头，对我说这一句每个冬日都要说
的话。

我当然知道，没晒我已闻到满屋阳
光的香味。

□熊代厚

阳光的香味

杉林来客杉林来客 周赐海周赐海 摄摄

一束光的游走
两束光的定格
三束光的聚集
是演唱会的舞美道具

貌似穹隆的硐室
凿岩机叩问地壳深处的回响
应和着键盘手的熟练操作
喷出的岩浆 是天然的油彩
涂抹成灰黑色的妆容
演绎成时尚的交响

百米处的轰隆隆爆破
是浓烈的掌声
夹杂着呛人的火药味 传递着
你坚守的执着 多彩的缔造

满载矸石的矿卡
填饱溜井的肚皮
叮叮当当的敲击
是铲运机出库的焦急
争先恐后地踩着乐点
为了收成 为了那遍金色
在百米井下 歌声嘹亮

手拉葫芦

风干的汗滴
凝聚成古红色的霜
慢慢堆积 慢慢侵蚀
石化 坚守
是百米井下 标志性雕塑

曾几何时， 在岩峭中
锚定 锁住

在呼哧呼哧声中 展现你的牛力
让庞然大物乖乖就位
在一次次辗转腾挪中 雄姿英发
以四两拨千斤的智慧 完成
物件的华丽转身

繁华落幕 灯光斑驳
悠长的巷道 传递着几许冷风
伴随着厚重的泪滴 堆砌成霜
与矸石一起
融入大地的体肤

坑下蝶

是迷失了方向
还是知道我在这里
在这百米井下
汗流浃背的劳作
赶快飞到高一点的地方去
不要让凿岩的泥浆
喷到你的衣裳

我要去关上风门
让你静静地吮吸地壳深处的灵气
即使有些嘈杂声
那也是一首不错的夜曲
为我们再次振翅加油

来吧 来我的手心
拂去背上的灰尘 裙摆上的水滴
带你一起升井
迎接日月星辰的洗礼
在枝繁叶茂的花丛中
锦瑟无端 庄生晓梦

□余 飞

地层深处的歌声(外二首)

何慧玲 作


